
　　关注弱势群体，历来是现实主义题材影视作品的应有之义。我国最早关
注到残障群体的电影可追溯至1925年的《盲孤女》，该片以悲情叙事书写底
层苦难，奠定了早期残障题材影视作品悲天悯人的苦情基调。此后数十年
间，这一题材影片鲜有，且多囿于悲情苦难、励志救赎的固化叙事模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影将镜头聚焦残障人士，如《推拿》《小小的
我》《不说话的爱》等，与早期的苦难叙事不同，它们摒弃了居高俯视的镜
头语言，不再将残障群体置于被怜悯、被同情的位置，而是赋予其主体性，
以平视的视角细腻铺陈他们的现实情感、社会困境与生命尊严。
　　正在热映的《震耳欲聋》是国内首部聚焦听障人群反诈题材的影片，根
据CODA（听障家庭的健听子女）律师张琪的真实经历改编。影片并非单纯
呈现听障群体的情感际遇和现实困境，而是以听障人群深陷房产诈骗为切
口，串联起人性的挣扎与社会的思考，探讨个体在面对利益和良知时的抉择
与坚守。该片上映后引发热议，以豆瓣7 . 5分的成绩拔得国庆档头筹，成为
兼具票房与口碑的黑马之作。

将无声美学纳入影像叙事

　　《震耳欲聋》拓展了电影的表达边界。片中，“无声”被赋予了更多表
意功能，承载着传递情绪、共情人物、象征隐喻等作用，成为电影中塑造听
障群体最不可或缺的叙事元素。这种独特的感官体验不仅没有削弱影片的表
达，反而蕴藏着比呐喊更深沉、更震撼人心的力量。
　　片中，有三处对听障角色的主观视听代入：第一处是播放张小晨的伤人
录像时，环境音及人物的说话声被抽离，导演通过黑白混沌的处理，将张小
晨的恐惧与慌乱具象化地呈现在大银幕上，让观众切实感受到他的内心世
界；第二处是庭审现场，当张小晨出现，妹妹张小蕊眼中噙着泪望向哥哥，
周遭的嘈杂瞬间化为低频的嗡鸣声，两人用手语交流着对彼此的挂念，那一
刻，寂静被拉长，整个法庭仿佛只剩他们二人，情感在静默中流淌，此时的
“无声”拥有了任何语言都难以比拟的动人力量；第三处是张小蕊接受助学
资助时，当她发现提供助学金的企业正是诈骗他们房产、导致哥哥入狱的启
航金融集团，影片从嘈杂的环境音短暂切入到她听到的世界——— 伴随着断续
杂音的“无声”，此时“无声”化作尖锐的表达，成为大银幕上可视化的语
言，传递着她的不解、愤怒与控诉。
　　声音不仅能够让观众共情角色的处境、感受人物的情绪，更能直观地呈现
出听障人士在现实中被剥夺话语权的困境：影片前半段，当CODA律师李淇踏
入玩具厂大院，声音从城市的喧嚣过渡到低频的环境音，这种声音的转化清晰
地揭示了闹市中听障人群聚居的角落与外界的疏离；潘阿姨报警那场戏中，她
张着嘴、急切地用手比划，警察却无法理解她的意思，两人的沟通如同隔了不
可穿透的屏障，直到黄毛出现，以威胁的方式将潘阿姨真实的报警诉求转译为
“丢了一只狗”，真正的呼救声被无情遮蔽。这一刻，“无声”穿透银幕，让观众真
切体会到了听障人士在寻求正义时面临的沟通壁垒与司法困境。
　　可贵的是，片中的听障群体并没有被塑造为弱势群体的符号标签，他们
想要的不是怜悯与同情，而是公平和正义。他们是普通人，有好有坏，被骗
是因为朴素又真实的情感和欲望，“给妹妹赚点学费”“给自己找个好点的
养老院”“想戴个金镯子”，这些看似简单的愿望背后承载的是听障人士对
生命尊严与美好生活的渴望。

教科书般的灰度人物呈现

　　如今，电影早已跳出在人物刻画上“非黑即白”的窠臼，塑造灰度人物已成
为叙事的常态，但《震耳欲聋》的可贵在于对灰度人物把握得如此精准，对人性
转变铺垫得如此细腻。檀健次以堪称精湛的演技，让李淇这个极具张力的灰度
人物跃然银幕，在情感爆发力和人物完成度上都堪称教科书般的典范。
　　导演是个很会用镜头讲故事的人，片中几乎没有冗余的镜头，开头几分
钟便把李淇的社会背景、职业身份、生存状态精准地勾勒出来：一个力图摆
脱听障家庭标签，想拼命往上爬，却在现实中屡屡受挫的青年律师。他之所
以同意接手张小晨案，在媒体面前承认自己的CODA身份，只是出于名利的
考虑，想要利用此案打造一个被公众认可的人设。终于，他名利双收，却面
临着合作伙伴汤律师的离开与张小蕊的“鄙视”，争吵中他那句“我想让自
己过得好一点，有错吗？我想让自己、让别人看得起我，我有错吗？”的辩
白，如一把利刃一次次剖开他内心的挣扎与不甘，同时也拷问着我们每个
人：当个人利益与公平正义冲突，当“社会规则”与道德良知相悖，我们是
否还能守住内心的底线？
　　值得称道的是影片对李淇自我救赎过程的塑造。与很多电影因一个事件
便让人物“大彻大悟”不同，导演用了五个事件循序渐进地对李淇内心的挣
扎、动摇、转变进行了铺陈：先是董主任去律所找他，希望他劝说听障群体
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时的李淇急于与听障群体做切割，选择
了冷漠回避；晚上，他回到玩具厂大院，发现昔日曾给予他温情的小卖部老
板老马也陷入诈骗案，内心泛起涟漪；醉酒后，他遇到法律系大学生将其视
作偶像，后者称许多同学受到他的影响，毕业后要去做法律援助；路上，他

又遇到张小蕊，两人爆
发激烈的争吵，在张小蕊
责怪他是“哑巴”后，他
情绪失控，将所有的压抑倾
泻而出，当他声称“有个人
跟你很像”时，心中的天平
开始摇摆；最后，当他亲眼目
睹吴阿姨因血本无归引爆煤气
自杀，内心的正义被彻底唤
醒。五个事件将人性的复杂与
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情感递
进上循序渐进、富有层次，使人
物的成长与转变极具说服力。

让无声者的困境被看见

　　现实主义的力量，在于直面深渊的勇气。《震耳欲聋》的价值不仅在于
其在艺术上的探索与商业上的成功，更在于它承载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
它让无声者的困境被看见。
　　影片中，“哑巴”被赋予多重含义，表层是由于生理原因无法正常发声
的人，更深层则指那些能够“发声”却选择沉默的群体：他们中有一部分因
为恐惧、利益或冷漠，选择性失语；另一部分则是在社会话语体系中被忽
视——— 他们并非不能言说，而是从未被倾听。李淇和受到生命威胁的听障人
士，正是这些人的缩影，他们可以“发声”，却选择“沉默”。
　　片中，李淇与汤律师在电梯中争吵的一段戏十分精彩，导演通过一个长
镜头将两人置于狭小空间内，两人关于社会运行规则的激烈交锋呼应着影片
的主题，社会运行的规则究竟是弱肉强食还是公平正义？影片给出了答案。
当李淇最终选择站出来，为讨回听障人士被诈骗的房产，以近乎自毁的方式
一边在法庭上用语言揭露金老板曾以30万元“贿赂”他，一边用手语打出
“想要正义，只能自己为自己发声，这个世界不会有救世主，只能自己做自
己的英雄”时，影片爆发出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总体而言，《震耳欲聋》开创性地将“无声”美学纳入银幕叙事，其长
镜头语言的运用、叙事节奏的把握以及对主角人物的深度塑造，展现出一个
新人导演罕见的专业性与成熟度。但影片也存在些许缺憾：相对主角人物立
体饱满的塑造，主创对其他角色的描摹显得较为单薄。对反派角色的塑造，
未能挖掘其深层动机，呈现人物的复杂性，仅让其成为一个“恶”的符号；
对听障群像的塑造略显乏力，多数角色仅沦为凸显主角的背景板。与此同
时，影片也未能完全跳出类型片的叙事桎梏，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可以轻易预
料故事之后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让人缺乏惊喜之感。
　　然而，这些瑕疵并未遮蔽影片整体的锋芒，其对现实的叩问力度与情感
温度，赋予了该片超越类型本身的人文关怀与厚重质感，使其迸发出一种震
撼人心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震耳欲聋》值得、也应该被更多人
看见。

　　据《北京青年报》  

《震耳欲聋》：
虽不惊喜 却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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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耳欲聋》剧照。


